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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沐长篇小说《双人舞》

■看小说

■创作谈■新作聚焦

王璞《红房子 白房子》
灵魂何以安居

《红房子 白房子》（《长江文艺》2013年第2期）
里念兹在兹的“房子”，既非当今为表“身家”的
豪宅，也不是令“房奴”们悲喜交集的蜗居之所，
而是“一圈迷离在我眉心上的梦幻光环”和“一则耐
人寻味的寓言”。

上世纪60年代初，10岁的“我”随母亲从东北投
奔到长沙的舅舅家，3个月后奇迹般地报上了户口，
还住进了一座“红房子”。在充斥着喧嚣、嘈杂和粗
鄙的“城门口”，红房子有如一个美丽的童话，以其

“光明、清朗、亮丽”，令现实中的种种“阴暗、腐臭、冷
酷”变得不值一提。尽管没过多久，红房子在一场火
灾中终成虚无，但“越过数十年的时空”，在“我”的心
中，它依旧美丽如初。之后，到了上世纪70年代，

“我”和男朋友以全部积蓄幸运购得一处住所，经过
精心修整，一个破瓦残垣、支离破碎的旧屋变成了一
所“在一片幽暗中蓦地显现的白房子”。然而，“白房
子”带给“我”的并不只有幸福和喜悦，更多的却是伤
痛：“我”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经过了繁忙紧张的考试，
归来时它“像一团白色的光影从幽昧中浮现”，而屋
子里坐着的已经是常一和他的新欢……多年以后，
当“我”得知“白房子”即将被拆迁的消息，眼前依然
难以消除那片“孤独、幽伤的，怯怯的白光”。青春、
爱情和对幸福的憧憬，越过40年岁月的烟尘，依然
如海涛般涌动不息。相比肉身的住所，灵魂的寄居
地在哪里？ （刘凤阳）

《双人舞》是一部才华横溢的小说，它以一个略带悬疑
色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现代女性寻找自我精神源头的戏
剧化过程。小说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在形式上具备
了某些时尚流行的元素，一不小心会让人误以为是一部另
类的女性情感小说。一般来说，小说好看，总会让那些有着

“纯文学”洁癖的专业读者心怀疑虑，总担心上了大众文化
的当。我想说的是，正如杨沐的《双人舞》表明的那样，“好
看”不是原罪，它完全可以和尖锐、深刻的艺术表达相得益
彰；相形之下，那些写得难看的小说并不必然高明，相反，

“难看”更多的是源于叙事的无能和感受力的退化。艺术上
的平庸和低能更需要“难看”和沉闷来掩饰。当冗长、乏味被
认为是艺术性、深刻性的某种标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隐形
文学价值评价尺度之时，装腔做势的烦琐无聊就会以艺术
之名流行文坛，并且有恃无恐。这是当代文学最为奇诡的景
象。不过，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如果一部小说对几乎所有类
型的读者（业余的以及受过职业训练的）都不能激起愉悦感
和欲罢不能的好奇，而只是一再以艺术的、思想的名义考验
读者的耐心和牺牲精神，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部
坏小说，甚至是不道德的小说，不管它被什么权威奉为经典。

我想，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会认可《双人舞》的好看，会赞
叹杨沐讲故事的能力、她对叙述节奏的控制力以及她文字
的优雅质地，但是，这诸多因素导致的阅读的流畅和快感也
往往会让人忽略、怠慢了杨沐的深意。

在我看来，《双人舞》是一部带有鲜明性别立场的小说，
不同于上世纪 90 年代女性主义写作那么幽怨甚至暴
虐——它们总是在一种与男性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展开女巫
式的叙述，要么就是退回到个体化的狭小女性经验中顾影
自怜，它的末流甚至借女性经验的奇观化展示暗中迎合消
费主义的、男性化的欲望化凝视。而这部小说，从一开始就
没有面对男性世界的焦虑，它只面对女性自己的问题，最重
要的是，它要在社会历史的隐约背景中展开对女性生存境
遇的描述，进行对女性精神血缘的探究与批判，以及对这份
暧昧复杂的母系精神血统的确认与回归。这决定了《双人
舞》的尖锐与大气，决定了它的惊心动魄与坚定从容。这是
我所见到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出色的女性小说。

《双人舞》的表层故事是喻小骞探查武凰即武玉梅的秘
密，随着调查的深入，另一个更大的秘密却慢慢浮现出来：
那是喻小骞刻意遗忘、屏蔽的自己幽暗的历史，一个她从少
年时代起就试图摆脱的沉重的梦魇。随着这个记忆深渊的
打开，她再度进入曾经的创伤性场景。于是，她开启了一段
打开心结、重新寻找自我的旅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她重
新发现并审视母系精神血统的过程，由此，喻小骞重新与这
份海南女性的历史基因建立了联系。杨沐以极其感性、细
腻，抽丝剥茧式的叙述，包裹了一个颇具精神分析色彩的精
神寻根故事。于是，一段惨烈的较量在喻小骞和武玉梅之间
展开了。她们必须在互相伤害中逼近或重回那个创伤性“原
点”（那是她们命运的交集），这样才能获得解脱、和解，同时
获得救赎和升华。

通过武玉梅和喻小骞之间互为镜像的灵魂“双人舞”，
杨沐批判性地探究了海南女性的性格基因，并重构了一个
母系的海南历史与另类的中国女性的精神血缘。不难发现，
小说暗含了一条从冼夫人、红色娘子军、武米把、武稻子到武
玉梅的潜在线索，这是一条暧昧不明的文化胎记，在不同的
历史情境中，呈现出色彩各异、善恶不同的面貌。但是，谁又
能否认这种性格深处所含有的非凡的创造力和精神能量呢？

武玉梅的形象是深刻而复杂的，她让人赞叹、同情而又
憎恨，她的性格扭曲，既有着个体的原因，又是海南女性的
集体性格逻辑的产物，从根源上说，也是海南女性特殊的生
活情境所致。武玉梅顽强求生的本能、寻求承认的强大生命
能量，在本质上源于男权的压抑。这导致了武玉梅自身被男
性世界的逻辑所同化，她变得粗糙而强悍，自私而绝决。她
反抗男性世界的方式也是男性化的，她的异化与病态性格
深深打上了父权模式的烙印。她以男权的方式参与男权化
的“文革”，正是源于这种“承认的政治”的诉求，在男权天空
下，她试图寻找自我的实现。

直到遇到于红杉，武玉梅身上的女性生命才开始觉醒，
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干枯、贫瘠；透过红杉的折射，她才看到
了女性的生命的意义。于红杉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她身
上携带着细致的文化教养所留下的痕迹，这种生理与文化
自然结合的美感，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优势和高雅的艺
术之美（芭蕾），对于武玉梅来说具有美学启蒙和性别启蒙
的意义，那属于另一个她不曾见到的世界，一个与她所习惯
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通过于红杉的“双人舞”，武玉梅重新发现了自己的
女性身份，包括女性的欲望和本能。这是武玉梅获得拯救
的契机。但是，后来红杉背叛了她，这是具有毁灭作用
的。真正的伤害不是来自政治后果，而是来自理想的破
灭——她自救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她报复式地追求男性
化的成功以填充生命的空虚。我想，她身患绝症或许正是
一种隐喻。直到那时，她才最终意识到，她是一个人生的
失败者，所以，她要在有限的、残存的岁月里，要么报复
于红杉，要么顽强地回到生命意义的转折处与梦想同归于
尽。其实，武玉梅的无意识中还残存着某种希望，希望重
温当初的美好原点，重温精神的“双人舞”，她希望在那
一刻死去，并在象征意义上获得永生。于是，武玉梅走向
了同样遇到危机且一直生活在心理阴影中的于红杉即喻小
骞，二人的命运再度发生交集，这是一个重新理解对方，
更是重新理解自己的过程。

关于红色娘子军的叙述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有趣
的是，采访娘子军老战士的陈妚姒正是海南女性历史生存
境况的当下延续，她一方面逆来顺受，遵从男权秩序，另一
方面也显示了一种海南女性特有的执拗。而武玉梅则表现
出对这种生存境况的反抗，当然也表现出了这种恶劣的生
存状况和反抗行动所导致的自身的粗糙化、中性化甚至暴
虐化。她和红色娘子军战士一样，如男性一般劳作、如男性
一般打仗，不以为异样。男权化的社会压迫以及女性们对这

种性别秩序的内化和习惯化，使她们没有像内陆女性那样
充分发展柔弱、纤细的社会性别特征，没有得到男性歧视性
的、宠物化的爱护，反而使她们充分地男性化了。在社会实
践层面上，海南女性占居了较男性更重要的地位，这就实现
了主奴的辩证法的反转，但在观念层面上，她们还没形成鲜
明的自我意识，这妨碍了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政治处境的
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武玉梅的巨大权力欲和控制欲——
以至于要做武则天、观音，都只是以偏执和极端的形式显示
了海南女性的正当权利诉求。

即使武玉梅的性别被异化，也并没有完全泯灭她内心
对美的敏感和作为女性的欲望，只不过，对男性的失望使得
它不可能在男性那里得到实现。这是她近乎痴狂而后又绝
望地要抓住于红杉的原因，事实上，于红杉在很大程度上正
是由武玉梅的内心需要所创造出来的情感投射对象。

从冼夫人、红色娘子军、武米把、武稻子、武玉梅、阿琼
嫂，显示了这种海南女性不依靠男性、支配自我命运的独立
性和潜在的反抗精神，尽管更多的是因为无奈和绝望。在她
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不同时代的海南女性以不
同的方式延续了这一精神血缘与文化基因，尽管有时是以
某种病态的形式，比如武玉梅的澹妄和武羚羊后现代式的
自我内爆。即使如此，武羚羊的血液里还是继承了某种海南
女性的特质，这是喻小骞禁不住迷恋她的原因，也是喻小骞
表面上厌恶她的原因。

有意味的是，《双人舞》中的男性形象都非常糟糕，柏树
则、阿木、海青山、常一、钟吉昌，甚至随便一个小人物如党
副局长、杨儒文等等，一律自私狭隘、缺乏主见、性格懦弱、
薄情寡义，远不如女性有气概、有担当，即使做恶也爽快。伍
家惟一的男丁武玉玺是个智障，在这个母系家族里基本是
个母亲的宠物，这无疑也是大有深意的一笔。

杨沐通过武玉梅这一形象的创造追索或重建了一个海
南女性的精神血脉。

武玉梅一直不认同父系血缘，除了报复式地欺侮前夫
家，还刻意要建一座母系的祠堂。相对于主流的大陆文明传
统，这一精神血脉显然是另类的，也是令人惊叹的，不管它
有多少污浊和杂质，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生命活力和创
造能量的一个证明。这也是为什么来自北京的当代女性喻
小骞被深深震撼，在最后与武玉梅和解并认祖归宗的原
因——在母系的意义上，她重新确认了琼海作为故乡。

我不想让读者误解，以为《双人舞》的价值在于表达了
上述观念性内容。小说不同于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观念性
内容只能是艺术表达的副产品，小说的思想诉诸于你的感
受性，这种思想的力度取决于文学修辞的能力，只是艺术效
果的一部分。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杨沐的叙述才华，她懂得如
何紧凑地营建和推进内在的戏剧性，并能够在30万字的篇
幅内保持不衰减的叙述能量，维系充沛的情绪，经营汁液饱
满的细节。虽然小说多少迁就了一些流行小说的俗套，却掩
不住非同一般的才情。这种能力，在当代女作家中极为少
见。她的才华还有待更广泛的阅读来加以确认。

重建海南女性的精神血脉
□刘复生

■短 评孙颙的小说《漂移者》包含两层寓意：一是
地理学上的板块移动，二是赛车急速转弯的技
巧。小说主角马克从美国来到当代上海滩，需要
完成一套组合动作：空间移动，快速转向，融入
上海。

《漂移者》的作者找到了城市文学的一种建
构方式：通过写城市中的人来写城市。这算不上
新发明，却是最常用、最成功的办法。在西方城
市文学传统里，通过写人物——贵族、暴发户或
者梦想爬入上流社会的底层青年等——来完成
对城市的文学建构，早已经被证明了是行之有
效的好方法。巴尔扎克之高老头、司汤达之于
连、狄更斯之奥立弗、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伊凡等
都是令后世难以忘怀的典型人物。《高老头》中
的拉斯蒂涅、《红与黑》中的于连等年轻人怀揣
梦想来到大城市，渴望出人头地，却逐渐被残酷
的现实挤压，逐渐失去原有的纯真，变成一个道
德沦丧的投机者。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这已经是
一个相对成熟的主题。

孙颙的小说继承了这个传统——实际上，
他之前的中篇小说《拍卖师阿独》就已经这么做
了。在《漂移者》中，写作对象发生了变化，从本
土人士变成了国外来华的外国人。在上海这样
的国际化都市中，外国人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人
群的一部分，也成为城市性格的一部分，他们带
着各自的文化在适应着、也在改变着这个城市
原有的结构和生态。国内作品很少关注这种改
变，外国人作为第一叙述主角的更是少之又少。
作者敏锐地找到了一个角度、一个未被关注过
的观景台，由此一览城市各等人物，具有开拓性
和前瞻性的意义。

孙颙就此延续上了城市文学写作的一种可
能——写城市人。庞大复杂的都市由一种种职
业、一个个阶层、一群群人组成，关注他们，就是
关注城市，书写他们，就是书写城市。在孙颙的
小说中，城市人始终是重点观察的对象，《雪庐》

《烟尘》《门槛》关注知识分子家族史、当代知识
分子的境况，《门卫之死》《拍卖师阿独》关注城
市中几类处境不同的职业和人性的变化。

《漂移者》则关注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的生
活和情感经历。小说一开始侧重描写马克的情
欲游戏，写他与东方女性间的暧昧。作者着重凸
显他的“快乐”，意在用这部分内容过渡、铺垫，
表现一个不同于中国青年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
人物形象。接下来的内容聚焦商战，从中可看出
许多作者对社会、经济的综合思考。孙颙展现出
的对经济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体察，不是一般
作者能够写得出的，看得出作者丰富的日常积
累。国企、跨国企业斗争、全球化思潮、商圈潜规
则等热门话题在小说中都有涉及，增加了小说
的厚度和专业性。

作者将马克塑造成了一个精通中国潜规
则、并且能将其合理化的复杂人物，通过他的嘴
巴，表现了他对中国企业官商结合的看法和熟
练运用。通过精彩的商业博弈和权力更迭，马克
的人物性格得到了细致展现：聪明、敏捷、决断

力强，对规则烂熟于心，运作起来得心应手，如
鱼得水，毫无障碍。

在商业领域，马克的价值观与手段与中国
商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生活尤其是
在情感方面，美国青年的思维与中国姑娘所思
所想则大相径庭。在对房产和两性相处的态度
上，中国姑娘苏月想买房，马克想租房,苏月认
为马克对她缺乏尊重，但马克却不这样认为。文
化差异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但也恰是这种
差异，最终让马克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明白了
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

此外，作者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半个世
纪前闯荡上海滩的外国商人，明显有横跨上海
半个世纪前后的野心，但在文本中表现当下较
多，和老上海文化少有链接，这削弱了小说的厚
重和恢弘气势。如果可以在表现城市历史文化
的纵深性方面继续开掘，效果一定会更好。比如
上海在 1949 年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的时代环
境、人性和商业规则等的变化。观察一个城市的
前世今生，需要关注类似的社会变化和由此带
来的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变化。

马克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个美国青年熟知
中国式的商场文化与生意伎俩，有为人处世的

“中国式”哲学，也自以为了解中国姑娘的风情，
但他依旧是一个自省的失败者，事业上被人击

垮，感情上也谈不上成功。与其说小说写了一个
美国人不同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不如说作品的
魅力就在于写出了马克的失败，他聪明反被聪
明误，他的过度自信以至于自负。正是他的失败
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使小说更具有感染力。
作者要将马克重重地丢进中国职场，去闯、去
碰、去流血、去失败，去获得新体验，而不是从一
开始就给出一个精明强干的马克。

至于老马克，半个世纪前曾在上海滩淘金，
认为上海可以成就马克的事业。正是在他的鼓
励下，马克才来到了上海。小说虽对这个人物着
以一定的笔墨，可惜没有成为亮点，也没有独特
化。读者更愿意看到一个对中国有独特而深刻
理解的外国老商人，看到他洞悉中国人的人性、
中国的商业规则和上海的城市秘密。考虑到两
代外国人相差半个多世纪，读者难免要暗问：老
马克的经验还能适应当下的中国吗？老马克到
底参透了中国的什么秘密？

从可读性来说，老马克这个人物的传奇性
可以激起读者对半个多世纪前外国商人的想
象。他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世外高人，因缘巧合传
授功夫给一个年轻人——那么，老马克说出来
的话，该具有怎样的智慧？或者具有怎样的分
量？这需要作者提供一个系统的认知。同时，老
马克经历的商业世界与马克所经历的现在同样
复杂，甚至更加杂乱。这一点如果能在小说中稍
加笔墨，带出老马克时代的商业中国，反观马克
所处的当下中国，定会引出万般奥妙，进一步增
加小说的厚重性。这样的大开大合和历史关照，
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孙颙关于中
国经济、政治等的思考，无疑提供了这种可能。

城市文学从人开始
□李伟长

起念写部海南的故事是在 2009 年 10 月。到
海南近 20年，从初次上岛仿佛到了国外，到现在
近 20年的慢慢糅合，海南终也成了一个熟悉的、
但还是有点儿隔的居住地。人呢，从总想逃掉的
客居，变成不十分理直气壮的新移民。虽然听不
懂海南 20多种语言的任何一种，但海南故事，却
是大可以写一写的。海南给我总的感受是：暴烈
的气候罩着植物，植物丛中藏着人；人呢，岛上的
男人拖泥带水地傍着自家的女人，而女人，是最
后收摊儿的那个。如果要写一部海南故事，那一
定是海南女人的故事。而写女性，是我步入自觉
写作后的主要目标。

但我并没有马上写，家里有个高考生，我像
中国大多数高三家长一样，全力以赴管理儿子的
生活，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从2009年10月到来年6月，我一边管理儿
子，一边在遥远的荒野上架构一个虚构大厦的脚手架。我跟它、以及
陪伴儿子高考形成两个空间的穿越，在现实中，我就像河流里的水，
一刻不停地、专注而沉静地载着、陪伴着儿子走完高三历程，在他上
课的时间段，又间空起跳，向遥远的“海市蜃楼”送去一车砖，一捆钢
筋，几袋水泥或者一些沙石——搬运完原料我总能迅速起跳，落回
现实的河流。这个过程，节奏性极强，十分蒙太奇，充满了创造力。

搭架子像织布一样，因为不通当地语言，即便是20年的移民，海
南对我还是有点儿隔，对海南的观察只能是外来人的视角。我的第
一根经线一定是个内地女子，她所观照的当然是海南女人，她们是
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经线。我设计了内地女子喻小骞，海南女人
武玉梅；在武的周边，另外设计了她的母亲武稻子、外婆武米把、女
儿武羚羊、妹妹武玉兰；她的学生陈妚姒、她前夫的妻子阿琼嫂；她
们是些暗蓝的或淡青的经线。

社会学者认为，海南有着独特的女性文化、巫傩文化、盐文化以及
渔盐生活，这些文化沉淀在妇女身上，就呈现出一种异质。比如说，
1949年以后有关海南的艺术作品，我能说上来的就是《红色娘子军》和
由《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另外一部电影《南海长城》，其中
的女主角又是一位女民兵。在这些作品里，海南女子都是以兵的形象
出现，而在现实中，据我观察，海南女子十分柔顺、谦卑、勤快，并不普
遍具备拍案而起、甚至揭竿而起的性格特征，那么她们为何都以兵的
形象进入文艺作品中呢？这是我思考研究的主要问题。于是，我扒出了
冼夫人、黄道婆、70年前的琼崖纵队女战士、以及疯了的外婆武米把，不
断离开自己生活之地的母亲武稻子；我又扒出了海南“军坡节”传统、

“装军”仪式、民间祭母系祖宗的“婆期”传统。这些纬线是猩红的、乌紫
的，它们与现实中的武玉梅、陈妚姒、武羚羊的故事形成交集。

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小说的重要铺设，是人物交集、故事推演
的重要枢纽，它串起当下和远至1975年的故事。娘子军的故事在文
本的现在进行时中，我还设计了一本纪实文学《琼崖纵队女战士》，
它和《红色娘子军》形成一种比照，该书作者陈妚姒的故事，既是经
线也是纬线，这个人物和这本书可能让小说增加了厚度。另外，小说
还设计了作为背景的两本书、两部电影、一个剧本创作过程，它们像
白天鹅的芭蕾裙子，重重叠叠、出出进进、繁复簇拥，增强了小说的
可读性。小说还涉及资本对艺术的倾轧、检讨“文革”中的个人错误、
忏悔与宽恕等元素，它们可能使小说的内部有了张力。

梳理这些经线、纬线花了我 8 个月的时间，当我把儿子送进大
学，自己也度过第二个断乳期之后，开始将这些线头织成布，这用了
14个月。光开头就写了5遍，后来出版前修订时又放弃了这个经过5
遍锤炼的开头。整个小说重新叙述（从头到尾用一个腔调叙述）了 3
遍，写到最后，人已内胀至咽喉，身体似乎已无法与外界交换能量
了。好在经过一年，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身体已慢慢缓过来。

说写长篇像织布，仅是《双人舞》的写作心得，下一部，我肯定不
用织布的方法。

像
是
织
布

□

杨

沐

本报讯 50年前，雷锋从辽宁走向全国。50
年后，辽宁又涌现出“当代雷锋”郭明义。为使雷
锋精神在辽宁这片土地上传承下去，辽宁省作协
2月26日至28日组织作家“再走雷锋路”，让作家
们重温雷锋成长的经历、感人的事迹和高尚的品
德，创作更多优秀的作品传达“正能量”。

由辽宁省作协副主席邵永胜为团长的采访团
一行19人，先后走访了雷锋曾经当兵的沈阳军区
抚顺雷锋团、抚顺雷锋纪念馆、辽阳弓长岭雷锋纪
念馆、鞍钢雷锋纪念馆，以及”当代雷锋”郭明义工
作的齐大山铁矿。在抚顺雷锋纪念馆，大家全面
了解了雷锋的成长经历；在辽阳弓长岭纪念馆，作
家们了解到雷锋作为一名普通焦化厂工人的生活
与成长历程，很受感动；在鞍钢雷锋纪念馆，作家们
看到了不同时期鞍钢人如何将雷锋“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的钉子精神传承下去，而当作家们来到
郭明义工作的齐大山铁矿时，这份感怀就更加强烈。

采访中作家们纷纷表示，雷锋精神在辽宁有
深厚的土壤，学雷锋早已成为这里的一种文化习
惯。如何书写这种精神，如何将雷锋精神的现实
意义用文字呈现给大家，则是需要大家深思熟虑
的。通过这次采风，作家们不仅再一次被雷锋精
神所感染，也更深刻体会到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名
字，雷锋精神应该像血液一样流动在每一个平凡
人的身体里。

（辽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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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纪
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
同志题词50周年，长篇报告文学

《编外雷锋团》日前在京首发。该
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州古籍出
版社共同出版，由解放军报社原
副总编辑陶克和新华社军分社济
南军区支社原社长蒋永武经过
10年接力深入采访完成创作，深
情讲述了河南邓州“编外雷锋团”
560 名雷锋战友坚持 50 年学雷

锋、续写雷锋精神的时代传奇。
二月河为该书作序，赞颂“雷锋的
战友个个是雷锋，他们做的好事
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

《编外雷锋团》以大量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生动而又鲜为人知的
故事，全景式展现了“编外雷锋
团”认真学习践行雷锋精神、直至
成为全国最大的学雷锋志愿者团
体的历程。该书不仅回答了“雷
锋是谁？雷锋从哪里来？雷锋到

哪里去？”等问题，而且还为贯彻
落实中央提出的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的决策提供了可信、可学、可用
的经验和模式。通过这部作品，
人们可以看到“编外雷锋团”是学
雷锋常态化的先行者、学雷锋规
模化的开拓者、学雷锋经常化的
实践者，学雷锋的接力棒已经从
560名雷锋战友的手中传递到千
万人手中，并已成为中原大地一
张闪亮的道德名片。

报告文学新作《编外雷锋团》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 由中共兰州市委宣
传部、兰州市文联共同举办的“兰
州市文艺创作奖”日前揭晓。大
型舞剧《大梦敦煌》、主题晚会《鼓
舞中国》、电影《兰州 1949》、歌曲

《永远的纪念碑》、诗集《风起兮》、
油画《与歌同行》、书法《老子语

录》、摄影《群众的力量》等作品获
得金奖。本届评奖的参评对象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创作并公开发表或演
出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

据悉，“兰州市文艺创作奖”
自2012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奖项

设置分为文学（兰山奖）、美术（丹
青奖）、书法（馨墨奖）、摄影（炫彩
奖）、戏剧（玫瑰奖）、舞蹈（百合
奖）、音乐（银钟奖）以及影视（金
鹰奖）等8个门类，每个门类设金
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
奖4名。 （兰 文）

兰州市文艺创作奖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觅） 欧洲颇具影
响力和创新精神的古典音乐节之一——
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中国巡演于2
月28日至3月3日举行。其间，俄罗斯小
提琴家基里尔·特鲁索夫带领乐团奔赴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为观众奉献
了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和皮
亚佐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等曲
目。

据悉，韦尔比耶音乐节于1994年在
瑞士创设，近20年来为年轻音乐家在国

际舞台上施展才华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和
平台，郎朗、王羽佳、李云迪等都曾通过
该音乐节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声誉。
在参加此次巡演的乐团成员中，也有两
位年轻的中国音乐家——小提琴演奏家
高参和大提琴演奏家周密。他们是经过
严格选拔被乐团录取的，此次是第一次
随乐团回祖国巡演。韦尔比耶音乐节创
始人、执行董事马丁·恩斯特龙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巡演，使中国观众体会到该
乐团的艺术才能、独到品位和进取精神。

韦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首次访华演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离休干部、原外国文学编辑室编审陈斯庸同志，因病于
2013年2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陈斯庸，原名诗永。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
著有《海鸥》《团的儿子》《波谢洪尼耶遗风》《陪嫁：一千名农奴》《水屋奇婚》《彼得
大帝传》等。责编的图书《高尔基文集》（20卷）与《盗火》分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
文学图书奖特别奖和二等奖。

陈斯庸同志逝世


